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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
及其与社会支持、自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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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以侨乡学校 ６５１ 名六至九年级的儿童为被试，考察了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现状及与社会支

持、自尊的关系。 结果显示：（１）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２）双亲出国的留守儿童

孤独感体验显著高于单亲出国的儿童；留守 ５ 年以下儿童孤独感显著低于留守 ５ 年以上的儿童；（３）社会支

持显著预测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且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通过

增强华侨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自尊水平，可减少其孤独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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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寻求发展机会，［１］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２０２０）》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 ２．７２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３．５％。 中国大陆

以约 １ ０７３．２３ 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２］ 浙江是侨务大省，温州是著名侨乡，仅温州

籍华侨的数量近达 ７０ 万人，为浙江之最。［３］相当多的侨民在国外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只能把孩子留在

户籍所在地，交由长辈抚养或寄养在亲朋好友家中，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即华侨留守儿童。
本研究中的华侨留守儿童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国外，而自己留在国内，留守时间在 ６ 个月以上，年龄

在 １６ 周岁以下的儿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多次强调广大海外侨胞是推动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

“桥梁”，更是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强调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开展对华侨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的研究，关心华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对增强广大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感和民族认同

感，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与长期备受社会学领域关注的父母在国内流动的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他们既不属于体制内的农村留守儿童，也不属于外籍儿童，因其户籍、国籍、家庭关系、经济地位等特殊

性，在家庭教育缺失、学校适应性等方面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华侨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国外，长时间

亲子分离，远在他国的双亲无法履行教育监管义务。 由于跨国距离远、回国成本高，大多数侨民数年才

回国一趟，亲子之间沟通频率和质量令人担忧。 何毅等人调查显示，好几个月都没和海外父母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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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守儿童高达五成左右。［４］ 王佑镁对华侨留守儿童的父母监管和家庭教育的基本态势进行调查发

现，亲子之间一周交流一次占 ２０％，半周内交流一次仅占 １７％。［５］父母出国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国内主要

由祖辈照顾，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低，甚至有些是文盲，教育观念陈旧，无法和孩子有效沟通，有研究显示

华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远远不如非留守儿童和国内留守儿童。［６］ 另一方面，可能与父母对孩子

的生涯规划有关，许多儿童从初中开始陆续转学到父母住在国接受教育，导致华侨留守儿童对学习普遍

不重视，且对学习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国外学校不开语文课程，数学课程知识简单，不愿意在学习上

投入精力和时间。 此外，因外币汇率差价，华侨留守儿童家境一般较富裕，可支配的零花钱较多，他们有

一种“经济优越感”或“身份优越感”，［７］往往在社交层面处于孤傲的状态，难以融入同伴群体，一定程度

上导致社会化受阻。 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儿童与家庭成员缺乏亲密的情感与有效的沟通，会直接在家庭

背景下体验到孤独，［８］ 同伴关系会影响儿童孤独感，儿童在交往中同伴接纳水平越低，其孤独感越

强。［９］显然，华侨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处境不利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关注。
孤独感是个体对现实的和期望的社会地位间的差异的知觉，或无法与重要他人建立起情感联结后

体验到的消极情感，［１０］它是衡量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研究表明，孤独感会给儿童带

来相当大的痛苦，长期的孤独体验会危害儿童心理健康，使其缺乏社会归属感，［１１］引发各种抑郁、沮丧、
焦虑等情绪失调问题，［１２］ 且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 １３］ 因此，探讨华侨留守儿童的孤

独感发展状况对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亲人、朋友、同事或团体组织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１４］是个体

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１５］肖水源关于社会支持的组成成分划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广

泛认可，他把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个体对支持的主观体验及对支持的利用度。［１６］ 已有研究证实社

会支持对孤独感和心理健康问题具有保护作用。［１７］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主效应模型认为通过增强社会

支持可以提升个体健康水平，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使个体在面临压力或困境时，减少孤独和抑郁

风险。［１８］关于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密切关系已被诸多研究证实，如何安明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负向预测孤

独感，通过增强社会支持，可以降低大学生孤独感水平；［１９］ 谢其利考察了留守和非留守经历大学生羞

怯、社会支持和孤独感的关系，证实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２０］赵景欣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负向

预测留守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处于高社会支持网络下留守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体验较少，［２１］ 谭雪

晴研究显示孤独感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显著负相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能负向预测孤独

感。［２２］

自尊是个体对个人和社会尤其是和重要他人关系的主观评价，是个体对自己与他人互动中亲密程

度的主观感觉和关注程度。［２３］Ｍａｒｋ Ｌｅａｒｙ 从人类进化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提出了自尊社会计量器

理论，对自尊的本质与功能做了深入的阐释，认为个体的自尊主要来源于他人的评价，社会评价会影响

到个体的自我感觉，社会接纳与认可对个体的自尊产生直接影响。［２４］社会评价、他人接纳或关爱是社会

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被认可、接纳与关爱时，会体验到归属感、重要感及价值感。
因此，社会支持和自尊关系密切，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自尊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２５］个体在生活

中得到的无论情感支持还是物质支持都会影响到自尊水平。 自尊是自我意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常是建立在亲人、朋友或其他关系中的他人评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对个体的情绪情感产生直接影

响。［２６］诸多研究证实自尊与孤独感关系密切，如 Ｌｅａｒｙ 研究发现，低自尊者体验的负面情绪远远多于高

自尊的个体，谢其利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提高留守大学生自尊水平有利于降低孤独感水平，［２７］ 张连云研

究显示低自尊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高自尊儿童，［２８］Ｗｈｉｒｔｅｒ 研究发现，高自尊个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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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随着较低的孤独感，而低自尊青少年常常具有更多的孤独感，［２９］且有研究证实孤独感与社会支持、
自尊关系密切，自尊和社会支持负向预测孤独感，［３０－３１］ 自尊在社会支持与同性恋者的孤独感中起中介

作用。［３２］

综上，关于孤独感及社会支持关系的相关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且证实了社会支持、自尊和孤独感之

间关系密切，但鲜有研究涉及华侨留守儿童群体。 华侨留守儿童作为处境不利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心理

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尽管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已得到实证研究支持，然而，对于华侨留守儿童这一

群体，其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孤独感发展状况如何，社会支持究竟如何影响孤独感，其机制又是什

么，这些问题尚未有研究探讨。 鉴于此，本研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考察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发展

状况，并根据相关理论和结合已有实证研究成果提出假设：自尊在社会支持影响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检验中介效应，以深入探讨孤独感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机制。 其

研究结果一方面可拓宽对处境不利群体孤独感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可为相关部门针对华侨留守儿童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省温州著名侨乡丽岙镇、仙岩镇若干学校六、七、八、九年级共 １６ 个班级，发放问卷

７０２ 份，问卷收回后，剔除无效问卷如缺失值大或有规律作答，有效问卷为 ６５１ 份，有效率为 ９２．７３％。 研

究对象分布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研究对象分布情况

华侨留守儿童

（ｎ＝ ２９４）
占比 ／ ％

非留守儿童

（ｎ＝ ３５７）
占比 ／ ％

性别 男 １５４ ５２．３８ １８０ ５０．４２

女 １４０ ４７．６２ １７７ ４９．５８

年级 六年级 ４７ １５．９８ １６４ ４５．９４

七年级 １２９ ４３．８８ １０２ ２８．５７

八年级 ９６ ３２．６６ ９１ ２５．４９

九年级 ２２ ７．４８

留守时间 ３ 年以内 ６７ ２２．７８

３－５ 年 ５１ １７．３５

５－１０ 年 ６６ ２２．４５

１０ 年以上 １１０ ３７．４２

父母出国情况 单亲出国 ６９ ２３．４７

双亲出国 ２２５ ７６．５３

　 　 （二）调查工具

１．孤独感问卷

该问卷由邹泓（２００３）修订，主要评估青少年孤独情绪状态，包括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评价、对
同伴关系评价和重要关系未满足程度的知觉等四个因子，共 ２１ 题，采用 Ｌｉｋｔｅｒ ５ 级评分，其中社交能力

知觉因子为反向计分，将该题项分数转化后，计算出所有项目总得分，分数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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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８９。
２．自尊问卷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自尊量表中文版，该问卷由申自力（２００８）修订，共计 １０ 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ｔｅｒ ４ 级计

分，从 １“非常符合”到 ４“很不符合”，其中有 ５ 个题项为反向计分项目，将其得分反向赋值后，所有项目

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越高，则代表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０．７６。
３．社会支持评定问卷

采用肖水源编制（２０１４）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 １０ 个项目三个维度，题项 ２、６、７ 为客观支持，主要

反映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实际支持，１、３、４、５ 为主观支持，反映的是个体感受到被接纳、尊重、包容

和理解的主观体验，８、９、１０ 为支持利用度，反映个体对社会网络中获得支持的利用程度。 得分越高，表
明其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９。

（三）数据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采用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华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比较

１．华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差异比较

表 ２　 华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差异比较

华侨留守儿童

（ｎ＝ ２９４）

非留守儿童

（ｎ＝ ３５７）
ｔ

社交能力知觉 １３．８７±１．６２ １２．７３±４．４２ ３．２１∗∗

社交需要未满足感 ７．５４±３．２８ ６．６８±３．０９ ３．４５∗∗

纯孤独感 １２．９８±５．３７ １１．９９±５．０６ ２．３９∗

同伴地位评价 １２．０６±４．６１ １１．０５±４．３２ ２．８８∗∗

孤独感总分 　 ４６．４５±１５．０６ 　 ４２．４５±１４．１４ ３．４８∗∗

注：∗表示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由表 ２ 可知，华侨留守儿童在孤独感总分及孤独感各因子如社交能力知觉、社交需要未满足感、纯
孤独感及同伴地位评价等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表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体验较

强烈的孤独感。
２．华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同性别之间孤独感差异比较

表 ３　 同性别华侨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差异比较

留守女生

ｎ＝ １４０

非留守女生

ｎ＝ １７７
ｔ

留守男生

ｎ＝ １５４

非留守男生

ｎ＝ １８０
ｔ

社交能力知觉 １３．５３±４．４７ １２．７６±４．２９ １．５７ １４．２１±４．７７ １２．７３±４．５７ ２．８８∗∗

社交需要未满足感 ７．４０±３．３５ ６．２８±２．９４ ３．１７∗∗ ７．６９±３．２３ ７．１２±３．２６ １．６０

纯孤独感 １２．９４±５．３８ １１．９１±４．９７ １．７７ １３．０８±５．４７ １２．１５±５．２１ １．５９

同伴地位评价 １２．１０±４．８３ １１．１７±４．３４ １．８０ １２．０３±４．４４ １１．０６±４．３９ ２．０１∗

孤独感总分 ４５．９７±１４．９３ ４２．１２±１３．９７ ２．３７∗ ４７．００±１５．３８ ４３．０６±１４．５４ ２．４１∗

　 　 由表 ３ 可知，女生方面，华侨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女童在孤独感总分及社交需要未满足得分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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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留守女童的孤独感总分及社交需要未满足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女童；男生方面，华侨留守男童

与非留守男童在孤独感总分及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因子得分差异显著，前者显著高于后者。 其

他因子得分不同群体男童之间、女童之间差异不显著。
（二）华侨留守儿童群体内部人口学变量差异比较

１．年级、性别、双亲出国情况对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以年级、性别、父母出国情况为自变量，以孤独感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孤独感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上年级、性别主效应不显著，父母出国情况主效应显著（Ｆ ＝ ２．３７，Ｐ＜０．０５），年级、性别、父
母出国情况两两之间（Ｆ年级∗性别 ＝ ０．９７，Ｆ性别∗双亲出国 ＝ ０．９６，Ｆ年级∗双亲出国 ＝ ０．９５，均 Ｐ＞０．０５）及三者之间交

互作用（Ｆ性别∗年级∗双亲出国 ＝ １．１１，Ｐ＞０．０５）不显著。 对父母出国主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双亲出国与单亲

出国在重要关系需要未满足因子上差异显著（Ｆ＝ ４．５６，Ｐ＜０．０５），双亲出国的留守儿童在重要关系未满

感（Ｍ＝ ７．７９，ＳＤ＝ ３．３３）得分显著高于父母一方出国的儿童（Ｍ＝ ６．０８，ＳＤ＝ ３．１３）。
２．留守年限对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分析

研究结果（见表 ４）显示，不同留守年限在孤独感总分及孤独感因子如社交需要未满足感、纯孤独感

均有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发现，留守 ３－５ 年以下儿童在孤独感总分、纯孤独感因子得分显著低于留守

５ 年以上的儿童，留守 ５ 年以下儿童社交需要未满足感的得分显著低于留守 １０ 年以上的儿童。
表 ４　 不同留守年限对孤独感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３ 年①

ｎ＝ ６７

３－５ 年②

ｎ＝ ５１

５－１０ 年③

ｎ＝ ６６

＞１０ 年④

ｎ＝ １１０
Ｆ 事后比较

社交能力知觉 １３．１５±４．４５ １３．３２±４．４４ １４．８５±４．６９ １４．００±４．７６ １．８０

社交需要未满足感 ６．９３±２．７０ ６．８２±３．３１ ７．７６±３．４８ ８．１４±３．３９ ２．９４∗ ①②＜④

纯孤独感 １２．３６±５．０３ １１．４４±４．２２ １３．８３±５．６５ １３．６５±５．８７ ２．７８∗ ②＜③④

同伴地位评价 １１．９０±４．８１ １１．０４±４．１５ １２．８２±４．３１ １２．２７±４．９２ １．４９

孤独感总分 ４４．３３±１４．２６ ４２．６２±１３．３６ ４９．２６±１５．３８ ４８．０６±１５．９９ ２．７０∗ ②＜③④

　 　 （三）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１．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统计描述及相关分析

表 ５　 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统计描述及相关分析（ｎ＝ ２９４）

Ｍ±ＳＤ
主观

支持

客观

支持

支持

利用度
自尊

社交能

力知觉

社交需要

未满足感

纯孤

独感

同伴地

位评价

社会支

持总分

孤独感

总分

主观支持 １４．５７±３．３３ １

客观支持 ８．４４±２．３７ ０．４６∗∗ １

支持利用度 ７．３５±１．９４ ０．４６∗∗ ０．３６∗∗ １

自尊 ２８．８０±５．０４ ０．４４∗∗ ０．２６∗∗ ０．３８∗∗ １

社交能力知觉 １３．８７±１．６２ －０．４９∗∗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４３∗∗ １

社交需要未满足感 ７．５４±３．２８ －０．４１∗∗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４５∗∗ ０．４９∗∗ １

纯孤独感 １２．９８±５．３７ －０．５４∗∗ －０．２５∗∗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７１∗∗ １

同伴地位评价 １２．０６±４．６１ －０．４３∗∗ －０．２５∗∗ －０．３９∗∗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６０∗∗ ０．７４∗∗ １

社会支持总分 ４６．９５±１５．０６ ０．８７∗∗ ０．７５∗∗ ０．７１∗∗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４３∗∗ －０．５２∗∗ －０．４６∗∗ １

孤独感总分 ４６．４５±１５．１５ －０．５６∗∗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５８∗∗ 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５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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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为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三者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矩阵。 由表 ５ 可知，三个变量总分及各

因子之间两两相关显著，即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自尊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社会支持呈显

著正相关。
２．华侨留守儿童自尊在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中介作用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之间两两显著相关，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并使用 Ａｍｏｓ 软件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自尊与

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孤独感为因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

分析，结果（见表 ６）显示模型的拟合度较为理想，主要指标为：χ２ ／ ｄｆ＝ １．６６７，小于 ２；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８，小于

０．０５；ＧＦＩ、ＡＧＦＩ、ＮＦＩ、ＲＦＩ、ＩＦＩ、ＴＬＩ、ＣＦＩ 均达到 ０．９０ 以上，表明模型拟合度良好。

表 ６　 自尊在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中介效应分析主要指标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Ｒ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１．６６７ ０．９７７ ０．９５１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４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８ ０．０４８

图 １　 华侨留守儿童自尊在社会支持影响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表 ７　 中介效应模型影响路径分析

路径 标准化直接影响 标准化间接影响

社会支持→自尊 ０．４８∗∗∗

自尊→孤独感 －０．３９∗∗∗

社会支持→孤独感 －０．４５∗∗∗ －０．１９∗∗∗

综合图 １ 与表 ７ 可知，华侨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对自尊水平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０．４８，Ｐ＜０．００１），
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华侨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自尊对孤独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β＝ －０．３９，Ｐ＜０．００１），提示华侨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体验到的孤独感越少；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直

接影响显著（β＝ －０．４５，Ｐ＜０．００１），同时可以间接预测孤独感（β ＝ －０．１９，Ｐ＜０．００１），这表示，华侨留守儿

童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为（ －０．４５） ＋（ －０．１９）＝ －０．６４，这
说明，华侨留守儿童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水平既可以直接影响孤独感，也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孤独感，
即自尊在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之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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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与讨论

（一）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发展状况

１．关于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现状的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华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存在显著差异，华侨留守儿童在孤独感总分及

孤独感各因子（如社交能力知觉、社交需要未满足感、纯孤独感及同伴地位评价等）得分显著高于非留

守儿童。 这表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体验到较为强烈的孤独感。 谭钧文关于华侨留守儿

童研究结果也发现类似的现象，３１．１％的华侨留守儿童处于高孤独水平及严重孤独水平。［３３］孤独感是典

型的消极情绪，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质或量上出现缺陷时所产生的一种不愉快体验。［３４］ 发展情境

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环境和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３５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体验到较

强烈的孤独感，其主要原因可能和华侨留守儿童在留守情境下成长有关。 留守现象本质和核心的特征

是未成年子女与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一定时间内的亲子分离。［３６ ］ 比起父母在国内流动的农村留守儿

童，华侨留守儿童父母在异国他乡，亲子分离时间更长，留守情境更为糟糕，大多数儿童几年都未能和父

母相聚。 本次调查显示双亲出国的儿童占 ７６．５％，３ 年内没和父母相聚的儿童高达 ４０．５％，留守５－１０ 年

以上儿童占 ５９．９％，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再加上时差问题，亲子之间沟通状况堪忧，亲子互动的频次少、沟
通时间短，平均一周 ２－３ 次和父母保持通话联系的儿童不到三成，且有 ３４．２％的儿童与父母一次通话时

间不超过 １０ 分钟，这种低质量的亲子沟通，势必影响到亲子之间情感联结。［３７ ］ 亲子关系是影响儿童发

展的重要情境因素，也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亲子关系不良容易导致儿童青少年产生孤独感与抑

郁，张锦涛研究显示亲子关系亲密度对青少年孤独感有负向预测性。［３８ ］

本研究中的华侨留守儿童是六至九年级学生，这个阶段正处于青春期，是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渡阶

段，生理上的巨变带来心理上的激荡，强烈的成人感与幼稚性并存，这种身心发展不平衡状态导致内心

呈现矛盾动荡性，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种种危机，这一时期特别渴望生命中重要他人即父母及时的

陪伴、支持、理解和引导，然而父母长期居住在国外，亲情陪伴的严重缺失使他们在面临各种成长过程的

心理冲突和压力时，倍感无助、苦闷和孤单。 与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的非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

由于长时间亲子分离，面对面亲子互动缺失，所能感知到的父母关爱少会形成孩子错误的认知，误以为

在父母心中赚钱最重要，有一种被父母抛弃的感觉，这种对自己处境的消极认知，会诱发消极情绪。［３９ ］

侯舒艨认为儿童感知到的父母的陪伴与亲密感越少，其孤独感越强，［４０ ］ 李彩娜研究表明家庭的功能尤

其是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孤独感关系密切，［４１ ］辛自强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儿童与其他家庭成员缺乏亲密

的情感与有效的沟通，就会体验到孤独等消极情绪。［８ ］虽然华侨留守儿童在国内有祖辈抚养照顾，但由

于老人文化程度低，还有代沟的存在，他们只是生活上的照顾者，在教育上无能为力，难以履行教养职

能。 在平时生活中，华侨留守儿童不愿意向老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选择闷在心

里或借用手机、电脑网络来排解苦闷。 研究者从本次个案调查访谈中了解到，孩子们抱怨老人啰唆，什
么都不懂，无法和他们对话，甚至有的老人采取恐吓和威胁方式迫使孩子听话。 可见，监护人的抚养质

量令人担忧。 赵景欣研究表明隔代监护儿童更容易体验到孤独寂寞。［２１ ］

２．双亲外出情况及留守年限对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双亲外出的儿童成长处境更为不利，双亲外出比单亲外出的儿童体验到更多的孤独

感。［４２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双亲出国的儿童孤独感体验显著高于单亲出国的儿童。 这和国内学者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结论基本类似，如范兴华研究发现双留守儿童孤独感强、低自尊、高抑郁。［４３］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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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 对于华侨留守儿童而言，与双亲出国儿童相比，父母有一方留在国内，家庭

结构和功能破坏较少，父母关爱资源缺损相对较少，当他们在成长中遇到各种困惑或危机时，至少有一

方可以陪伴身边并及时给予心理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关注和接纳，让其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建立亲密情感

联结，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孤独感体验。 有学者研究发现亲子分离的时间越长，留守年限越长，对儿

童的负面影响越大。［４４］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这点，留守 ５ 年以下儿童的孤独感显著低于留守 ５ 年以上

的儿童，此外，本研究发现留守年限对华侨留守儿童不利影响 ５ 年是个拐点。 这一情况与胡心怡的研究

结果相类似，胡心怡曾考察不同留守情况对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留守时间 ５ 年以上儿童

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守时间为 １－２ 年、３－４ 年的儿童。［４５］

（二）社会支持与自尊、孤独感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

研究考察了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自尊与孤独

感三者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其中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孤独感，表明无论是客观层面或是主观层面的支

持，华侨留守儿童所拥有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体验到孤独感越少。 此结果与之前众多研究者得出的

结论相符。［６，８］本研究结果一方面拓展了对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孤独感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再次验证了

社会支持假设机制的主效应模型。 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和保护作用，
良好的社会支持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对孤独感具有抑制作用，有利于增进个体心理健康。［１７］华侨留守儿

童的父母在异国他乡务工，长期缺乏直接的亲子互动，监护人文化素质低，无法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交流；同伴交往方面，华侨留守儿童有一种“经济优越感”和“身份优越感”，一些言行难以被同伴接纳和

认可，甚至个体遭到排斥；此外，这些儿童学习动机薄弱，在学校里得到的消极评价远多于积极评价。 由

此可见，华侨留守儿童从家人、伙伴及学校等社会关系中所能得到的支持较为匮乏，所以当他们面临各

种压力和心理冲突时，体验到较强的孤独感。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既有直接效应，也可以通过自尊对华侨留守儿童的

孤独感产生间接的影响，即良好的社会支持既可以对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起直接的缓冲抑制作用，还
可以通过以自尊为中介对孤独感产生间接影响。 本研究验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也进一步证实了已有

的研究结果。 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是社交归属感的指示器，自尊的本质是个体人际关系好坏

的一种内在反映，也是个体与社会或生命中重要他人之间关系的主观度量，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库利

认为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来自他人的看法和态度的影响，并提出了“镜中我”的概念加以阐述。 Ｎｇｕｙｅｎ 等

人研究发现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和反馈会对个体自我价值的形成和维护具有显著影响，得到较多社会

支持和积极反馈的个体，自我价值感会较高，反之，缺乏社会支持以及经常感知到消极反馈的个体其自

我价值感较低。［４６］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自尊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自尊

水平，当个体感受到被他人所接纳、支持和关爱时，会体验到重要感、价值感、存在感，自尊水平随之会上

升。 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尊作为自我体验在情感方面的表现，它与个体的情绪情感

密切联系。 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指出，如果个体感受到他人关爱、接纳和理解，其自尊水平相应提高，从
而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 Ｌｅａｒｙ 研究证实自尊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低自尊者体验的负面情绪远远

多于高自尊的个体，低自尊个体比高自尊的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 因此，通过提高自尊水平可以降

低孤独感水平。［１８］综上，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也可以以自尊为中介对孤独感

发生作用。 因此，增强华侨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自尊水平，对于降低孤独感，促进其心理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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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１）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华侨留守儿童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２）双亲出国的

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体验显著高于单亲出国的儿童；留守年限越长对儿童心理发展越不利；（３）社会支

持对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有直接影响，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存在两个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选择非留守儿童群体进行比较，未能与农村留守儿童进行

对照，只能表明华侨留守儿童和普通儿童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深度，后续

研究将选取农村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样本以深入考察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发展特征。 其次，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法，只能在统计学意义上验证中介效应及变量间的因果取向，无法确定因果关

系，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追踪范式验证，以提高研究效度。 尽管如此，本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华侨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社会处境不利的边缘群体，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研究考察了华侨留守儿童

孤独感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及自尊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拓展了对

处境不利儿童孤独感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为开展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干预提供参考。
本研究结果为相关部门开展华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供重要的启示。 解决华侨留守儿童的孤

独感问题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及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构建家庭、学校、社区、政
府“四位一体”教育组织网络，以加强华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让他们感受到被关爱、被理解、被支

持，以提高其自尊水平，减少孤独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１）家长层面，应高度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要与孩子保持高频率、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在国外工作再忙再累，也要确保平均一周能和孩子保持

３－４ 次的通话，克服回国路途远、成本高的困难，每年定期回来与孩子团聚，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体验到自己在父母心中的重要感。 若父母必须出国寻找发展机会，尽量避免双亲同时出国，最好是母亲

留在家中陪伴孩子成长，以减少家庭功能受损的程度。 （２）学校层面，教师要关心爱护华侨留守儿童，
在学习、人际、生活等方面多给予关怀，以弥补华侨留守儿童亲子亲情的严重缺失；鼓励班上热情开朗的

儿童和华侨留守儿童结伴，帮助其融入同伴群体，提高其在群体中的同伴接纳与认可度，让其感受到集

体的关怀与温暖；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团体辅导活动，提高他们对留守状况的正确认识，消除其被父母抛

弃的错误认知。 （３）社区层面，可以创建一些公益性服务平台，如“知心姐姐智囊团”“情绪解忧铺”，为
华侨留守儿童搭建课业辅导和情绪疏导的平台。 （４）政府层面，华侨留守儿童由于跨国“寄养”，亲情严

重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匮乏，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侨乡镇政府可以设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
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委托资质较好的社会组织或高校，集聚多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华侨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举办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打造“华侨留守儿童幸福家园”。 同时，定期开办线下

家教学堂和“空中父母课堂”，以改善华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功能，线下家教学堂主要针对监护人的

家庭教育方法进行指导，“空中父母课堂”主要为远在国外的华侨开设，指导他们树立科学育儿观念，了
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掌握亲子沟通技巧，做到“多倾听少说教”“多肯定少指责”，学会

理解爱、表达爱，让孩子接收到爱的讯息，感受到生命中重要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接纳，以缓解亲情陪伴

缺失所带来的孤独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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